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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 您身边发生过感人
至深的工友故事吗？ 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
如果有， 那就用笔写下来， 给我们投稿吧。

投稿要求如下：
图片故事———以有趣的照片

为由头， 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
事。 可以是今天的故事， 也可以
是昨天的故事 （每篇1至4张照片

均可， 800字左右， 请注明您的
真实身份）。

青春岁月———讲出您青年时
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 每篇 500
字左右 ，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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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关明明

■每日连载

每年的 “五一” 前夕， 都是
工会工作的旺季。

这个时候是各级劳动模范、
“五一劳动奖章 ” 评选的季节 。
用齐北梁的话来说就是， 一年到
头咱们求别人， 只有这时候别人
求咱们。

由于劳模评选并不是工会
“独家包干”， 而是由总工会和人
社局等20余家单位协同组成的劳
动竞赛委员会负责。 当呼维民知
道， 竞赛委员会主任是由市政府
副市长令行止担任的时候， 他就
知道， 恐怕要有麻烦来了。

果然， 发生争议的头一个人
选， 就是广鑫矿业有限公司董事
长白广发。

白广发这些年挣了不少钱，
就想弄些荣誉来撑撑门面。 他不
知从哪里听来， 劳动模范是个值
钱的称号， 就给令行止说想弄个
劳模当当 ， 事成之后 ， 必有重
谢。 令行止说这还不简单， 我自
己当着劳动竞赛委员会主任， 给
你个劳模， 那还不像守着果园摘
个苹果一样简单。 你报名吧， 我
批就是了。

谁知名单报到市总工会， 却
被卡了下来。 呼维民说企业负责
人的名额已经超了 ， 不能再增
加 。 白广发起初本不是十分在
意， 哪知被拒之后他反而非要较

劲不可， 就说： “给老子再报一
回， 就说是广鑫矿业公司离川煤
矿坑口工程师， 再不行， 就说是
广鑫焦化厂的炉前工！ 反正在公
司 ， 老子想当什么就当什么 。”
市总工会再次拒绝了他 ， 意见
是 ， 企业负责人兼任其他职务
的， 一律按企业负责人对待。

白广发只好搬出来令行止帮
他说话。 令行止把电话打给呼维
民， 打起官腔说： “呼主席， 新
的历史时期， 我们对劳模的概念
也应该有新的理解。”

呼维民说： “我们的称号既
然叫劳动模范， 就要体现劳动的
价值。 现在的情况是， 领导干部
和企业负责人的推荐比例， 大大
突破了省里规定的标准。”

令行止说： “我看企业家多
一点也没什么坏处。 市里在这次
招商引资中， 引来了不少的企业
家， 不仅是劳模指标， 下一步我
们还将研究把一部分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的名额拿出来， 用于鼓
励这些企业家。”

呼维民说： “为经济发展做
出突出贡献的企业家， 当然应该
表彰。 但是白广发不属于这一种
情况 。 至于人大代表和政协委
员， 我认为那不是荣誉称号而是
政治身份， 更应该谨慎。”

令行止不高兴了 ， 说道 ：

“呼主席， 我毕竟还当着市里的
竞赛委主任， 到底是我说了算，
还是你说了算？ 哪条规定写着白
广发不能当劳模？”

呼维民说： “省里的规定很
明白， 有九种情况不得列入推荐
人选。 白广发的煤矿去年出过事
您知道； 他们公司给职工交的社
保现在还欠着， 你也清楚； 答应
给工会金秋助学的捐助， 还是你
说情给他免去的。”

令行止气呼呼地摔了电话。
他想 ， 你呼维民把自己当个人
物， 这活我不让你干了， 看你怎
么办。 他马上指示市人社局， 把
劳模评选的职能从市总工会夺回
来。 呼维民也针锋相对地向市委
写了一份报告， 说明了劳模评选
的历史缘由。 官司打到市委书记
董明海那里 ， 董明海说了一句
话： “劳动模范怎么来的？ 是从
劳动竞赛来的， 劳动竞赛是谁搞
的？ 一直是工会搞的。 那么， 由
谁评选还不清楚吗？”

市委书记一锤定音， 令行止
也不好再说话了， 只是更加恨透
了呼维民。

（连载17）

这里有劳动关系的曲折故事， 这里有工会工作的形象解读， 这里
有工会干部的炽热情怀……这是一部可以当工会教程读的小说———

人民利益
———工会主席的维权故事

我是一位普通的农民， 50年
来， 我经历了或大或小的三次搬
家， 见证了从茅草屋到楼房的变
迁， 也经历了其中的酸甜苦辣。
每一次搬家都给我留下了不同的
印象。 那些生命中如歌的记忆，
一直驻在我的心底， 不曾老去。

上世纪70年代， 是我记忆中
的第一次搬家。 在那个困难的岁
月里， 吃饭都成问题， 更不用说
住房了。 迫于生计， 我跟随父母
搬到了姥爷家， 告别了那个生活
了6年的故土 。 姥姥已经故去 ，
姥爷一家人也是为了糊口， 投奔
吉林亲戚家去了 （那时候我们管
这叫下东北）。 我虽然小， 但却
记得很清楚， 爷爷赶着老牛车，
我坐在车上， 陪伴我的是家里仅
有的几件老家具和几床破棉被。
我看着那座破烂不堪的房子渐渐
离我远去， 直到它慢慢离开了我
的视线 。 屋顶上随风飘舞的野
草， 就好像那个荒芜的年代， 总
有一天会离我们远去的。

之后， 我们一家人住进了三
间低矮的茅草屋， 大人举起手就
可以摸着屋檐。 墙是土坯垒的，
屋顶上是玉米和高粱秆搭成的，
上面又上了一层厚厚的土。 只是
比以前的房子强一些， 勉强可以
栖身。 但是， 这样的房子冬天还
好说， 等到了夏天， 下雨天屋顶

漏雨是经常的事， 为了接屋顶漏
下的水， 屋子里锅碗瓢盆摆的到
处都是。 叮叮当当的敲击声， 屋
外哗哗的雨声， 以及屋内我们的
玩闹声， 互相交织， 许多年来，
这样的情景时时在我眼前浮现。
在那样一个年代里， 有欢乐， 但
更多的是生活带给我们的无奈和
叹息。

上世纪80年代初， 改革开放
的春风吹遍了大地， 邓小平同志
对外开放的伟大构想， 给全中国
人民带来了曙光。 那年， 我们这
儿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农民分到了自己的承包田 ， 小
麦、 玉米、 棉花收成都很好， 基
本上解决了我们的吃饭问题。 经
过几年的积累， 我们家在原先的
村里分到了一块宅基地， 盖起了
五间大瓦房。 在那时这样的房子
是屈指可数的。 我们全家从姥爷
家搬了回来， 回到那个阔别已久
的家。 更令人高兴的是， 新居里
通上了电， 安上了电灯。 望着雪
白的墙壁和宽敞明亮的新房子，
真是 “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前几年， 铝电厂落户镇上，
我们村也在开发区之内， 所以必
须搬迁 。 经过政府的筹划 ， 在
220国道以北， 开发区以西规划
筹建居民小区。 我村和邻村的几
个村要一起率先搬入小区。

2017年6月 ， 我们全家搬进
了小区楼上。 房子是130平方米
的， 而且是精心装修过的， 屋外
的墙壁是用既环保又保温隔热的
材料贴成的， 屋内用最环保的墙
面漆漆成， 地面是高档的地板砖
铺成的， 门窗全部是铝合金或高
档木质材料。 屋内各种家电一应
俱全。 相比以前的老屋， 真是天
壤之别。

搬入小区后， 我们又成立了
新的社区， 我村率先实行了土地
流转， 统一转让给了承包大户，
村民们可以安心地在外打工， 解
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

阳台上， 可以看到美丽的日
出。 每每我站在那里， 望向远方
那片天空， 心里便充满希望。 我
知道， 政府有这么好的政策， 我
们的明天一定会更好！

三次搬家 ， 三种不同的惊
喜， 三段别样的故事。 怀揣着不
同的心情与期待， 实现着不同岁
月的安居梦。 如果没有党的好政
策和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 哪有
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从茅草屋到楼房的变迁
□程连华

■图片故事

□郑学富 文/ 图

高考“三进宫”
1978年， 我考上了高中， 那

时有一句口头禅 ： “学好数理
化， 走遍天下都不怕。” 可是我
就是数理化成绩不好。 到了高二
开始分科， 我就报了文科班， 文
科把物理、 化学换成了历史、 地
理， 但是数学还得学。

那时候高中是两年制， 1980
年 ， 我高中毕业第一次参加高
考 。 当时刚恢复高考制度才两
年 ， 前来复读的往届毕业生很
多 ， 同学之间年龄悬殊也比较
大， 我们班里就有一个30多岁的
复读生， 已经结婚生子， 此人从
不刷牙、 洗脸， 满脸胡茬子， 我
们都称他为 “小老头”。 复读生
学习特别用功， 晚自习9点下课，
教室全部关灯， 应届生都回宿舍
睡觉了 ， 可是复读的那些老大
哥、 老大姐们都在教室里点起煤
油灯苦读， 第二天早晨起来， 鼻
孔都是黑的。 那时要先预选， 预
选上线后才能参加正式考试， 并
且大中专招生是一个试卷， 由高
分往低分录取， 先录取大专， 后
录取中专。 由于招生数量有限，
考上的大都是复读生， 应届生凤
毛麟角。

这一年， 我因为偏科而名落
孙山。 班主任刘老师安慰我说，
第一年应届生大多考不上， 再来
复读一年吧。 学校为了接纳我们
这些回锅 “老油条”， 专门成立
了 一 个 复 读 班 ， 把 学 校 原 先
搞 勤 工俭学的三间 “炕鸡房 ”
腾出来， 当作我们的教室。 我重
点攻数学， 可是由于基础差， 每
当上数学课， 就犹如听天书。 结
果1981年高考， 以5分之差又落
榜了。

那个年代， 无论是大专还是
中专， 只要是金榜题名， 毕业后
国家都包分配， 就端上了 “金饭
碗”， 成为国家正式干部。 所以
像我们这些来自农村的学生， 都
在这条路上年复一年的拼搏， 以
期改变人生的命运。

两次高考都榜上无名， 我也
很心灰意冷， 不想再考了。 家里

也出现两种声音。 父亲说， 家里
祖祖辈辈都是种地的， 还是回家
干活挣工分吧。 哥哥却支持我再
考一年。 我上面有三个哥哥， 大
哥、 二哥因为家里穷， 没有上过
学 ， 三哥高中毕业就回家种地
了。 就在我犹豫彷徨之际， 刘老
师找到我说， 你再拼一年， 我看
很有希望。 于是， 我又炸了一回
“老油条”。 可是， 这一年对于我
来说， 又多了一个难题， 考英语
了， 因为我没学过英语。 万幸的
是英语只在大专录取中按比例计
分， 中专不计分。 我当时就想，
能考上中专就行。

这一年， 我也是豁出去了。
点起了煤油灯 ， 往往复习到半
夜。 因为中专英语不计分， 所以
就放弃了英语学习。 当时复读班
有文、 理两个班， 英语也分成快
慢班， 我被分到慢班， 一上英语
课， 我就翻墙到校外的麦地里背
地理、 历史。 有一次没来得及走
开， 可巧英语老师提问， 按花名
册点到我的名， 我就说： “他没
来。” 就这样糊弄过去了。

1982年， 我怀着惴惴不安的
心情参加了高考。 结束后， 回家
等待成绩。 尽管只有一个多月的
时间， 可真是度日如年。 最终我
的高考成绩距离大专线差20多
分， 但高出中专线30多分。

在 等 待 志 愿 录 取 的 过 程
中 ， 听说大多数同学都等来了
入学通知书 ， 可是我迟迟没收
到， 我有点沉不住气了， 就赶到
学校打听情况。 刘老师对我说，
你这一次又差一点没录取上， 因
为第一志愿填报的学校在我们区
仅招两名， 没有被录取， 第二、
第三志愿又录满了。 学校又到招
生办协调， 被调剂到一所理科学
校录取了。

听了后， 我悬着的心踏实下
来。 虽没有 “春风得意马蹄疾，
一日看尽长安花” 的兴奋之情，
也没有 “朝为田舍郎 ， 暮登天
子堂” 的荣耀， 可也从此， 改变
了我的命运。


